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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解释下何谓 “一条
龙”模式吧，它指的是女孩子们加
入普陀女足以后，读书踢球两不误，
一路升学至高中。金沙江路小学是
龙尾，这两年又有两所小学并入龙
尾系列，分别是曹杨二中附属学校
和新普陀小学，构成龙身的是初中
梅陇中学。在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
后，球员们可以选择继续踢球，或者
进入曹杨二中这个龙头读高中。如
此，便化解了多数家长的后顾之忧。
但是，“一条龙”的形成最初其

实和女足教练短缺有关。
1993年，钱惠从上海体育学院

毕业，来到普陀足校带小学女队。她
进校之初，女队里总共11名球员，
其中能保证有规律训练的只有8
名。当时没有专职的女足教练，是男
队的教练在兼顾。她会成为学校史
上第一名专职女足教练，缘于时任
体委主任颜雅珍对老校长唐德茂说
的一句话，“你们一定要招女足教
练，把女足搞起来。”
钱惠进校以后，拿着介绍信，跑

遍普陀区各所小学挖掘苗子，第一
批招了8个。花了大约三四年时间，
普陀女足有了30多名球员。如果仅
仅是这样，还构不成“一条龙”。她
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在金沙江路小
学，即将面临升学。“她们进了中学
以后如果还想继续踢球，谁来带？”
当时还是钱惠男友的张翔自愿

帮她，离开了大学老师的岗位，成为
初中队伍的教练。

钱惠和张翔都是体院特招生，
她来自河南，曾经是河南女足一员。
张翔则来自安徽，两人是大学同班
同学。1993年，张翔毕业后留校做
大学老师，他的梦想是在男足领域
有一番作为。但听钱惠讲述了自己
的苦恼，甘愿做出了牺牲。在她怀孕
生娃那阵，从小学到高中六、七十名
队员全部挤在金沙江路小学一片场
地上训练，由张翔一人带训，场面堪
称壮观。

钱惠本身是运动员出身，“搞
体育的人最担心没有出路，等当了
教练，最焦虑的就是队员的出路”。
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淘汰的永远
是大部分。“‘一条龙’的初衷，就
是希望孩子们读一所好的学校，有
好的发展，后期的升学有保障。”
所幸普陀区的体育局和教育局

都大力支持，让升学环节得以上下
打通。但其中的过程也充满各种波
折，钱惠曾经向晨报记者透露，最初
的模式其实是从金沙江路小学直接
进入曹杨二中，完成初高中的一贯
制教育。但后来曹杨二中初高中部
分开，“我们一条龙就等于只有一
个龙头，就是曹杨二中的高中部，还
有一个尾巴就是金沙江路小学”。

教育局此时一拍板，让队员们
到梅陇中学入读初中，并承诺，梅陇
中学虽然是民办中学，但她们将享
受公办待遇。“但到了报到的时候，
还是要她们交3000多块钱。”上世
纪九十年代，普通家长哪里来这么
多钱？
“所有家长都不干了，全部要转

学校。眼看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培养了

五年的小孩子要跑掉了，我心里急
啊。”怎么办？她不得不冒了越级的
风险去了教育局。“到了教育局，一
边劝家长，一边和领导反映情况。我
实在忍不住，一直在哭，眼泪穷流啊。
我就记得当时教育局的一个绩效科
科长，后来到我们体育局做了副局
长，他说，没有想到我一个教练会跑
到那里，为小孩子的事情急得哭。”
好在最后事情得到了妥善解决。

站在现在的位置回望二十多年
前，钱惠感慨，“‘一条龙’就是这样
形成的，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把这个
模式叫‘一条龙’，是时任的上海足协
主席把我们的模式推荐给中国足协，
说‘你看他们打通了小学、初中、高中
的模式，这不就是一条龙嘛！’。”

普陀女足是普陀区第一条
“龙”，后面区里又以这个模式在其
他项目上形成了很多条“龙”。迄今
为止，普陀女足已累计为国家队输
送运动员53人次，输送至一线及俱
乐部49人，输送至二线运动队176

人。而那些选择了转攻学业的运动
员，同样交出了让人欣慰的成绩：据
统计，从曹杨二中走出的女足队员，
有着极高的大学录取率，其中不乏
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等名校。

这几年国内对于足球的热情又
高涨起来，平时愿意来参加周末培训
的家长和小孩不少。但至于真正把孩
子送进来，成为在足协注册的球员，
他们则要犹豫很久。每个周末的培训
现场，普陀女足全部8名教练齐齐到
岗，看到好的苗子，一人拉住一个家
长。“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把
孩子送进来。这个星期不行，下个星
期继续。一直说，一直说。”
过去一年三所小学总共招生六

七十名，钱惠觉得这个数字不错，但
她最怕球员的流失。此外，每年虽然
只淘汰一两人，但钱惠说，对于教练
而言，每淘汰一名球员都会让他们

感到心痛。“每一个招进来的小朋
友我们都花精力去带了，看到了她
们的成长。对一名教练最大的打击
就是人才的流失，你看好的队员没
希望了。”
之前，钱惠很看好的一名队员

突然查出早搏，这件事让她无比沮
丧。“这是一个很好的苗子，07、08
届的小队员。我从她一年级带到五
年级，代表U13、U15打过全国比
赛。没想到突然查出来早搏，24小
时达到几千次，最近一次查出来一
万多跳。这件事对我打击特别大。太
痛苦了，当时真的很绝望。”
回去看见先生张翔，眼泪汪汪

和他讲，张翔劝她，“还是要保持平
常心，看淡点，不要把自己的情绪过
多地掺入其中。”
这对夫妻性格和处事风格的差

异在这件事上可以得到一些显现，
钱惠更感性，而张翔则更有大局观。
事实上，钱惠告诉我们，两人经常因
为执教理念不同而争执。“他觉得

我在教育小朋友这件事情上态度不
好，对她们太凶了，而且我们的战术
打法也不一样，比如他追求稳固，而
我则要进攻。”

钱惠笑着称，“年轻的时候吵
得可凶了，天天吵。记得有一回市运
会决赛，我俩讲讲就吵起来了，局长
就坐在我们对面，还得出来帮我们
调解。那时候两个人脾气都蛮冲的，
但我们属于越吵感情越好。”

随着时代的改变，钱惠逐渐意
识到自己的执教方式也应该做出一
些改变了。“其实我是一个训练很
严苛的人，以前我特别凶，看到她们
和男足打比赛打不好，每个人都劈
头盖脸一顿骂。所有人都知道，不管
是唐佳丽还是谁，只要我觉得没打
出满意的战术配合，哪怕比赛赢了
我都会狠狠批评一顿，再让她们按
照我说的去练，这样提高得更快。”
包括女足亚洲杯夺冠的四名球员在
内，都是从小被骂大的，她们的心理
承受能力很强。钱惠很看重这一点，
“足球竞争激烈，对小孩的心理承
受能力要求很高”。
钱惠觉得，如今的孩子和从前

不一样了，他们看得多懂得多，选择
更多，所以她不能再用从前的方式
带训练了。“我已经改变很多了，现
在学校教学也是倡导要以鼓励为
主，尽量引导孩子，最新的理念不是
情景教学或者启发式教学吗？要让
小朋友有主动的思考力。所以我也
在不停地改变，但有时候又控制不
住脾气，看到她们哪里没做好真的
着急。我现在也很矛盾，你不凶的话
她们可能记不住，但是你凶的话又
怕把小朋友吓跑，也是一件挺悲哀
的事情。”

在她从事青训的29年间，常常
担心女足后继无人。“我们青训最
关键就是培养人才，我就害怕再也
培养不出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这
是我最绝望的。外界对我们赞扬不
少，把我们捧得也很高，很多家长冲
着我们响亮的名号把小孩送进来，
但是最后如果没有培养出来，无论
我们还是家长孩子都会很伤心。”
培养人才需要一个足够大的球

员基数为前提，但家长为了孩子的
前途着想往往是很实际的。钱惠说，
招生的时候被家长问得最多的是，
将来他们的孩子能不能进梅陇中
学，进曹杨二中？她希望，未来能得
到更多政策上的支持，这样才能招
揽更多有潜力的苗子。
此外，学校自身也在积极营造

新的模式，比如跨校训练。“我们虽
然在金小、曹杨二中附属学校和新
普陀小学开展训练，但是别的学校
有好的球员，我们也可以选进来。”
钱惠解释，“虽然是不同的学校，但
都是属于普陀女足的一份子，这样
跨校训练更容易整合精英球员，这
种模式已经在尝试了。”
还有另一种可行性模式，“有的

小朋友不是在普陀区读书的队员，
但她从幼儿园就跟着我们练，所以
她进了普陀女足以后，每天下了课
家长就把她送过来训练。她是足协
注册队员，但不是我们金沙江路小
学的学生，我觉得这种模式可能会
让我们留住更多喜欢踢球的孩子。”

曾培养过四名国脚的普陀女足教练钱惠：最怕的就是球员流失

一名基层女足教练的怕和爱
晨报首席记者 沈坤 牛 强

距离中国女足在亚洲杯上夺冠两天后的下午两点，金沙江路小学操场上，普陀女足低年龄段梯队已经展开
了春节后的第二堂训练。 一对路过的祖孙扒着校门朝里张望，老的对小的说：“侬快点做个直播，中国女足拿了
冠军，有三个（实为四个）队员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 ”短短的一句话证明了———普陀女足这次火出圈了。

唐佳丽、张馨、赵丽娜和杨莉娜四名亚洲杯冠军成员均来自这里，在过去 20 多年间，普陀女足不仅以培养
过近 20 名国脚著称，她们在普陀区体育局和教育局支持下首创的体教结合、从小学到高中升学“一条龙”模式
更被介绍到中国足协。 但是，影响始终是圈内的。

曾经先后培养了这四名国脚的普陀区青少年足球学校女足教练钱惠在基层已默默耕耘 29 年，她的先生张
翔则是普陀区青少年足球学校校长。如果不是因为女足这次夺冠，这对夫妻的故事将依然仅限于在上海的足球
圈里传播。这个下午，晨报记者走进“一条龙”的龙尾金沙江路小学，和正在带队训练的钱惠教练聊了聊，听她讲
述“一条龙”模式的“前世今生”，以及一名普通基层足球教练的怕和爱。

中国女足在亚洲杯上出人意料的夺冠，在这个流量时代无比迅速地引来举国关注。钱惠对于网民们表
现出的热度本能地感到怀疑，她直觉这阵热度也许将很快过去，但她希望它可以持续得久一些。这样，对女
足感兴趣的人就会更多，爱上女足的人也会增多，她们在招生时就可能有更多人才供挑选。

钱惠在基层工作即将满 30 年，这是充斥着痛苦、焦虑和无奈的 30 年，但也有很多让她感到幸福和自
豪的时刻。

“我自己没有成为顶尖的运动员，也没有进过国家队，但是看到我培养的队员进入国家队、甚至在亚洲
杯夺冠，我感到很欣慰。 这说明我这条路没有走错，我也没有误人子弟，起码她们都成功了。 ”

[后 记]

钱惠和小队员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